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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一套旧沙发，倒贴300元！”——这不是玩笑，而是当前许多城市居民面临的现实。调

查发现，由于专业回收渠道匮乏、需征收高额清运费，废旧家具正成为居民生活中“甩不掉的

包袱”，如何为它们找到环保又经济的归宿，成为城市治理的新考题。

同是废弃物品，命运却截然不同：废旧电子产品、报废机动车不仅能被

轻松回收，甚至还能“变现获利”；而庞大的废旧家具却连“付费丢

弃”都困难重重。这种鲜明的反差，令许多人不禁发问：

为何唯独家具的“退休”之路如此举步维艰？

放着占位置放着占位置，，丢了要付费丢了要付费！！

如何破解家具如何破解家具““退休退休””难题难题？？

目前小型清运公司在处理居民废旧家具

时，主要分为两种情况：对于还有残余价值的

旧家具，清运公司会向居民支付一笔回收费；

少数体积大、重量大且没有回收价值的大件

家具，需要居民向清运公司支付搬运费。

不少人在网络上反映，小家电好处理，

但遇到大件且已经报废的物品，回收师傅也

不愿带走，这时候只能和其他人一样，直接

在大街上找个空地扔掉。

在山东济南诚基中心，被丢弃的沙发摆

在停车场靠墙角落，社区不少地方也成了

“临时仓库”。小区保安表示，这种被丢弃的

沙发、床垫在小区有很多，粗略计算有近百

件。“太破旧的家具没有价值，就算支付费

用，回收人员也不愿处理。”

大多市民面临的是一场“成本、渠道、服

务、便利性”的多重困局——处置成本高，经

济负担重；处理渠道少，信息不透明；只收好

卖的，不管难处理的；自行处理障碍多，存在

风险。

不少废旧家具属于大件垃圾，在物流运

输环节，运输成本更高。“废旧家具等大件垃

圾在回收后的暂存与拆解，都需要占用宽敞

的场地。”成都市再生资源行业协会秘书长谢

香兰提到，以成都为例，城市周边的场地成本

都比较高，这也加重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也有相关从业人员透露，代扔一张废旧

床垫，物流成本差不多要80元，人工成本则

至少需要50元，利润过低宁愿不接单。

贵州省锐意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垃圾

分类委员会主任兰亚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表示，城市大件垃圾“大多游离于废品回

收体系之外”。

既然扔不掉，那么可不可以现场就回收

利用呢？

已有部分社区探索建立旧家具等大物

件的收运体系。在武汉汉阳区琴断口街道七

里一村社区内，一处资源共享屋内摆放着床

垫、桌椅等旧家具。

七里一村社区党委副书记黄宝莉说，针

对大物件处理问题，社区于2022年在一处

自发形成的大物件堆积空地上建起了资源

共享屋。每周三集中投放，每周四集中取用。

资源共享屋的墙上贴着一张公约：居民

可投放旧家具等建材资源，不能投放生活垃

圾，有需求的居民可来此“淘宝”，闲置超15

天的资源会被送到“待清理区”清理。

“长期未被取用的物品，集中交给专业

的资源处理公司。”黄宝莉说，居民“淘”剩下

的物品集中运走，节约运费。

2024年，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健

全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通

知》，其中提到加强社区回收网点建设，扎

实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设置废旧

家电家具暂时存放点。定期组织再生资源

回收企业、家电家具销售企业上门回收废

旧家电家具。

上海一家平台打造了“互联网+家电回

收”平台，专注于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等

大家电回收。该平台针对行业小散乱、消费

体验差的痛点，实现线上下单5分钟响应，2

小时上门。

成都在“碳惠天府”小程序上线了“大件

垃圾回收”一对一上门搬运服务，除需自己

支付人工搬运费，垃圾清理、运输、处置等环

节的费用都由政府补贴“买单”。

为什么废旧家具为什么废旧家具““倒贴钱也没人愿意收倒贴钱也没人愿意收””？？困局

如果想在二手平台上低价转让二手家

具，哪怕定价低廉也不容易。不少人在网上

表示，小物件还好，涉及大家具，哪怕在二手

平台上表明可免费自提，一旦不能送货上

门，便少有人问津。

处理废旧家具，目前很大程度上仍然依

赖于有偿的上门搬运服务，其间产生的费用

则普遍遵循“谁产生谁付费”原则。

有效控制物流成本、提升再生资源利用

率，或许是突破口。

对此，四川森锐航物流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深有体会。“目前我们的家具回收业务

实现了盈利。”该公司总经理尚勇军解释道，

由于公司还长期从事家具的仓储、配送、安

装业务，所以能在“送新”的同时“取旧”，节

约了人力和物流成本。同时，回收的家具经

拆分后，海绵运送到再生资源市场、木材运

送到木材加工厂，再生资源利用率可达80%

以上。

尚勇军算了一笔账：以一张旧床垫为

例，公司会收取80元代扔费，拆分所得的材

料在再生资源市场可售得约20元。两者相

加后，扣除50元的人力和物流成本，且在不

考虑仓储等其他成本的情况下，每张床垫能

有50元利润。

废旧家具的再利用虽然很难，但依然值

得去做。其背后的关键在于：打通一条回收、

处理、再利用的完整链条，并结合企业自身

的优势，将服务模式从单纯的“代扔”转向资

源化再利用。

“建立健全大件垃圾全链条管理办法或

实施细则，统筹建立覆盖投放—运输—集中

拆解—再利用的完整链条。”贵州省锐意生

态文明建设研究院垃圾分类委员会主任兰

亚军建议，将大件垃圾收运处理纳入规范化

轨道，明确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职责，科学

测算发布回收清运指导价格。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

源化教研所教授刘建国指出：“家具生产商、

销售商可能也要逐步承担起大件垃圾的回

收责任。”通过税收政

策和财政补贴等手段，

鼓励生产企业承担更

多回收利用责任，降低

企业回收成本。

尽管挑战仍在，但

我们已走在正确的道

路上。不少成功案例与地方实践表明，

“废旧家具”不是终点，而是资源新生的

起点。最终跨越这段距离，需要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和每一位消费者的共同发

力。下一步的关键，在于将分散的试点经

验和个案成功，整合为标准化、规模化、

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当处理废旧家具不

仅带来环境效益，更产生切实经济效益

时，这段距离便将真正被缩短。

不妨从“垃圾清运”破题
◎ 赵志疆

“家里用了五六年的皮沙发想换新，然

而回收公司不收，物业清运则要花200元，想

想还是算了。”近日，家住上海浦东的刘女士

的遭遇引发社会热议。不少网友直呼：“旧家

具扔比买还难”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里淘汰下

来的旧家具和旧家电越来越多。尤其是床

架、床垫、沙发、桌椅、衣柜、书柜等大件物

品，成为不少人眼里“烫手的山芋”。想卖，卖

不掉；想送，没人要；想扔，扔不了。按照规

定，废旧家具、家电属于“大件垃圾”，居民不

能随便乱扔。

数据显示，国内大件垃圾总量约占城市生

活垃圾总量的1%—10%，主要由居民消费替

换、房地产新建、租房流动等产生。由于正规回

收渠道缺失，这些大件垃圾大多游离于废品回

收体系之外，不少人只能将这些物品堆放在楼

道等公共空间，由此不仅破坏小区内的干净整

洁，甚至还增添了消防隐患和风险。

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妥善处

理同样高速增加的垃圾，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课题。环保领域有一句话：世上没有绝对的垃

圾，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相比于普通垃圾，

废旧家具、家电显然更具备回收利用价值，也

更容易实现“变废为宝”，同时助力打造“无废

城市”。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那些放错位

置的资源，送到真正合适的地方去？

毋庸讳言，大件垃圾的回收利用，是包

含了分类、转运、拆解、再利用的复杂流程，

要提升工作效能，也需要多方共同参与、共

同努力。而破解这道难题，就正可以从居民

“不知如何清理大件垃圾”的现实困扰入手。

这不仅为后续的规模化回收与资源高效利

用奠定基础，长远来看也有助于打通消费堵

点、培育居民“循环生活”的习惯。

对此，职能部门更积极的关注与介入就

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寓服务于管理之中，

能够更好地维护小区秩序，提高管理效能；

另一方面，职能部门收集大件垃圾，可以形

成一定的规模效应，从而满足回收企业的生

产加工需要。

最近，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推出了“大

件生活垃圾集中免费清运”惠民服务政策，

每月固定日期由政府派员上门为居民提供

免费清运服务，统一拉至中转站进行分类处

理，由政府专项补贴保障运行，居民无需支

付任何费用；今年 8 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

洪山区城管执法局持续开展专项回收行动。

各街道结合辖区实际情况，通过设立临时回

收点、组建志愿者搬运队伍等方式，为居民

提供多样化、人性化的回收服务。两地推出

的举措，精准击中民生痛点和管理难点，赢

得了一片好评，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

的样本。

如何妥善处理居民生活中产生的大件

垃圾，看似是一件小事，实则关系到千家万

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对一座城市治理能力的

考验。逐步建立起便捷的大件垃圾清运体

系，不失为一种双向的“奔赴”：不仅能够让

居民感受到来自城市的善意，更将打通大件

家具“退休”与“重生”之间的梗阻。

回收规则应该更明晰
◎ 林岩

扔大件旧家具，应该付费吗？其实，这个

问题并不难回答，很多地方也有比较明确的

规定。一般来说，如果居民自行将废弃的家

具投放至大件垃圾投放点、集散站等指定地

点，是无需支付费用的；如果找企业上门搬

运回收，那么产生的服务成本则需要居民来

承担。

北京市《关于加强本市大件垃圾管理的

指导意见》中就明确指出，按照产生者付费

原则，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合理承担大件垃

圾清运费。《西安市大件垃圾收运处置管理

工作指导意见》中也有“有偿搬运、免费处

置”原则，即大件垃圾搬运至辖区城管部门

指定的投放点之前的所有费用由产生大件

垃圾的家庭、单位承担，之后的所有费用由

辖区政府承担。“谁产生谁付费”，这一逻辑

并不难理解，事实上这也是垃圾处理领域的

普遍规则。但为何这笔钱会给一些人带来负

担感，让人觉得花得冤枉？仔细看来，网友们

关于“代扔费”的质疑并不是对“谁产生谁付

费”的直接否定，而是指向当前服务模式存

在的短板。

一方面，“代扔费”的定价常处于一种模

糊的黑箱状态，人们找不到明确的指导价格

和可以依赖的公共回收平台，价格不透明、

不同企业报价不一等现象比比皆是。另一方

面，在付费之外，扔大件垃圾的免费选项不

够明晰。虽然政策要求因地制宜设置大件垃

圾投放点，鼓励设立集中投放日、定时定点

投放。但在现实中，部分社区没有专门的大

件垃圾投放区，投放点位置、开放时间等信

息也缺乏统一公示，这就导致很多居民根本

不知道附近有免费投放点，也不知道社区提

供的相关便民服务，于是便产生了“不得不

付”的无奈感。

大件垃圾处理是一项需要多方协同的

系统工程，居民作为源头的一环，其参与度

和配合度十分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明

确规则，让大家清楚地知道大件垃圾该怎么

扔、往哪扔，拟定清晰的收费和服务标准，也

要加大信息宣传力度，让人们了解社区、物

业等单位提供的服务支撑，并便捷地享受到

这些服务。

建立起一套清晰、透明、便民的处置指

引与服务网络，不仅能将人们关于“代扔费”

的疑问拉直，也有助于普及责任共担、合理

付费的理念，从而解决好大件垃圾回收“最

初一公里”的难题。

从“代扔”转变为再利用？探索

从“负担”到“资源”还有多远？解局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黄祎鸣黄祎鸣

本版制图 龚华林


